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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朕觉得水太烫。”王雪儿
扯着嗓子喊，然后就听见客厅里面应
了一声。王雪儿紧张地看着洗手间
的门，上面的插销没插，但王雪儿也
没伸手去插上。

“调过了，你再等等。”张伟在厨
房的热水器边上喊。

王雪儿把头低垂着，任由稍稍有
点凉的水抚摸她的身体，失神地回答
道：“哦，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她随便冲了冲，穿上睡衣就出来
了，一边走一边用浴巾揉头发。看到
她出来，张伟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沙发
上，烟头摁灭，走了过来。王雪儿的
睡衣里头没穿内衣，连内裤都没穿，
看着张伟走过来，身上突然一阵躁
动。

“老大，头发不能这么揉，伤头
发。”张伟抓过她的浴巾，从饭桌边上
抄过来一张圆凳子。王雪儿坐在凳
子上，张伟帮她擦头发。他擦得很细
心，是从发根顺着头发往发梢擦，动
作不轻不重的。

“嗬，很专业哦。”王
雪儿嘟囔着。

“那是，当年在澡堂
子干过。”张伟声音有点
哑，他看到了王雪儿的脖
子雪白，曲线优美，锁骨
的小窝就像玉雕的一样。

“呵呵，男澡堂女澡
堂啊？”王雪儿不依不饶
地问。

“当然是女澡堂。”
张伟的声音更哑了。

王雪儿瞄眼偷看，
张伟进家时就脱掉了外套，现在他下
面穿着条黑色的运动裤，上面是件毛
衣。从王雪儿坐着的高度看过去，正
好能够看到张伟的运动裤，很明显，
张伟的身体有了变化。

两人几乎同时咽了一口唾沫，北
京的冬天真干燥，两人的嗓子都像在
冒火一般。可谁都不敢让这团火真
的冒出来。不能再让张伟帮自己擦
头发了，王雪儿想，但发现自己脚却
在发软，就像喝醉了一般。

“朕要就寝了，爱卿接着干活。”
王雪儿起身，假装没有发现张伟身体
的反应。她笑嘻嘻地抓过浴巾，进了
卧室。咣当一下，卧室门关上了。咔
哒一声，球锁的别子也摁了下去……

张伟抓抓脸，自己安慰自己，明
天一早王雪儿就得回剧组了，熬过今
晚就是胜利。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的三点二
十八分了，张伟喝了两口酒，开始
工作……

同一天晚上，四点十二分，王新
看了看手机，换了个姿势，把被子松
了松。刚才做了个噩梦，一身的汗。

昨晚丁雷送王新回家，车一直开
到了楼底下。丁雷拉下手闸，跟王新

说了句话，吓了她一跳：“太晚了，别
影响你弟弟休息，要不晚上去我那边
吧？”

对于这个赤裸裸的请求，王新有
点措手不及：“没事，这不都到了吗？
我弟弟睡得晚。”

王新正要打开车门，发现车的中
控还上着锁。车门拉不开，她开始有
点发抖。丁雷揽住她的肩膀，眼睛直
勾勾地看着她。王新也没有办法，翘
着嘴唇亲了他一下，丁雷笑了笑，把
另一边脸也凑了过去。王新只好又
亲了一下。

丁雷开了车锁，陪着王新走到电
梯间。两人都沉默着，还是王新先打
破了沉默：“早点回吧，明儿一早还要
上班呢。”

“那好吧，我先回去了，你好好休
息。”丁雷把王新送进了电梯。

回到家里，王新就感觉失了魂一
般。和张伟分手的这一个多月里，她
也无数次想过自己和丁雷之间的关
系。她并不打算和丁雷这么快就开

始，她不想刚刚和一个
男人分手，就立刻和另
一个男人开始谈恋爱。

18
过年就是这样，吃

吃喝喝，走亲访友，不知
不觉年就这么过完了。
张伟断断续续地把手头
上的电视剧剧本写了个
初稿出来。如果不出意
外，这个初稿只要一通
过，张伟就能拿到一笔
钱。这样一来经济上的

压力就能松上很多。
张伟是挨着元宵节之前回来的，

蔡总正好正月十四过生日，攒了一帮
哥们儿聚会。张伟本来还担心车票
不好搞，没想到顺利得出奇。

列车准点到了北京站，本来张伟
只是用短信告诉了孙海，因为这次回
来要找孙海谈剧本的事情。可下了
车才发现，王雪儿在站台等着呢。张
伟看见王雪儿，心里头一热。

“真巧，我接别人呢，他是不是弄
错车次了？”王雪儿笑了笑说。

“哦，估计是弄错车次了。我看
那就跟我走吧，哈哈。”张伟有意不点
破。

两人出了站，打了辆车往住处
赶。晨曦下的北京还是雾蒙蒙的，北
京站的报时大钟传来东方红的乐曲
声，张伟看到王雪儿眼圈有点黑，心
里暗自心疼。

张伟忍不住点了根烟，王雪儿没
说什么，跟着点了一根。王雪儿不会
抽烟，就是吞吐着玩。她把车窗玻璃
摇下来一条缝，微风钻了进来，裹着
寒意，传来一阵头发的香味。

张伟闻了一下，笑笑说
道：“你头发挺香哦。”

第一章
开完会出来已接近下班时分，我

嗓子干得冒烟，遂端起茶杯去茶水间
接水。

接完水往回走的时候，看到妮可
迎面走来，我微微颔首，算是打了个招
呼。妮可面无表情，在与我擦身而过时
却放慢了脚步，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

“唉，出去聊聊？”
进公司大半年了，我一心沉浸

在 自 己 的 Team Building （ 团 队 建
设），对妮可经常表现出来的敌意处
之泰然，不回应不示弱不妥协也不反
击。

楼梯间里回音很重，妮可声音
虽然不大，可她讲出来的内容委实让
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根据妮可的一个可靠“线报”，
堪称执亚洲投资业牛耳的江川集团要
秘密地寻访一名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接受董事会委派组建大中华区金融投
资机构。当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该人选将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此机构的
大中华区掌舵人。

妮可有渠道可以
争取到跟江川集团方面
进行初步猎头洽谈的机
会，由于金融这一块她
没有优势，便想找我合
作。

“你考虑一下，反
正我不想交给丽莎那个
胸大无脑的女人去分，
到时候未必能分到你头
上。”

妮可朝办公室的
方向努了努嘴，一脸不
屑。丽莎是英文名，她是我们的老板，
世界TOP10咨询公司MMI广州分公
司猎头部经理。

见我沉吟不语，妮可又加上了一
句话：“他们能够给到的佣金大概有
20万，”顿了一下，她加重了语气，“是
美金。”

尽管我对这一单的佣金数额有
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客户的
大手笔震撼了一下。

我斟词酌句地回答妮可：“这
个 Case 的难度系数非常高，对它的
理解和分析我没有太大的把握。起码
现在没有。”

妮可专注地看着我，并没有出
声，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分析完这个 Case 的难度后，我
诚恳地补充了一句：“不过，我可以
花些时间去做做功课，找找朋友。过
两天，我整理个东西给你，希望能够
帮到你。”

妮可微笑着说：“不，我的意
思是让你考虑一下，我们一起做！”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突然笑
了：“我想，我还是要回去做做功
课。下周一给你答复。”

第二章
四月的香港，总是霪雨霏霏。
来港已经一个礼拜，除了参加国

际猎头培训讲座外，我还抽空和一些
客户及朋友见了面互诉近况。我的
Team Member 每天都要打电话向我
汇报当天的工作进度，期间妮可也打
过两次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已经联系
好线人，等我一回去就可以安排会
面。

经过周末与两位业内资深人士
的详谈，加之慎重的思索，我告诉她愿
意尝试这个Case，但要公事公办，以公
司的名义去谈。

妮可没有提出异议：“好，等你从
香港回来，我就安排和线人碰个面，看
看下一步怎么走。”

我点了点头：“另外，丑话说在前
头，鉴于这个 Case 的含金量不菲，如
果成功了，业绩平分。”

分业绩也就意味着分提成，这一
点妮可非常清楚，她注视了我两秒，爽
快地笑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

一是一、二是二，该怎样
就怎样。这单如果做得
成，按行规我拿三成。”

见我又要反对，妮
可做了个制止我的手势：

“就这么定了，别坏了规
矩。”她突然眨了眨眼，

“就是三成，我也能换换
新车了。”

于是借由这次秘而
不宣的会晤事件，那种横
亘在我们之间的无形的
隔阂，就这样在彼此会意
的笑声里烟消云散了。

“Yoyo,my dear.”保罗·霍普金
斯热情的呼唤打断了我的回忆，我赶
紧起身，和他来了个礼节式大拥抱。

眼前这个年届六旬的英国老头一
身休闲西服，一头短发，神采飞扬，仍然
是我印象里那个英明随和的模样。

保罗算是我的授业恩师，是我猎
头从业生涯的领路人之一。他的职业
经历丰富多彩，曾先后担任世界最大
的可乐公司Asia HR VP(亚太区人力
资源副总裁)及某英资著名消费品巨
头的首席运营官（COO），又在世界
Top 5 的猎头公司 AMROP HEVER
任职首席咨询师多年，这几年年龄大
了，他开始进入半退休状态，只是兼职
受聘于多家跨国企业担任其独立董事
或首席顾问，偶尔处理一些商业运作
的难题。

我刚进入猎头行业时，保罗是我
们公司的特聘专家。当时对猎头一窍不
通的我得到他极大的眷顾，他传授了我
许多专业技巧和从业心得，使我少走了
许多弯路。这次我来香港总部
参加国际猎头课程的培训，自
然要抽空拜访一下他。

连连 载载

1

22

旧事郑邑郑邑

书架新新

撷英文苑文苑

冯玉祥将军1927年东征结束，屯兵于
郑州，第二次督豫。其间他坚定不移地推
行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实行亲
民政策。他在郑州时间虽然不长，但德政
颇多。当地父老至今感念甚深，他的逸闻
轶事广为流传。

将军为民推车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四月初十，

朱屯村民吴东海、朱老春二人各推一辆独
轮车，往郑县城里送砖，行至沙口村西北
地，独轮车陷进泥窝，吴东海、朱老春二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把车子推出，
且越陷越深，正当二人进退两难之时，冯
玉祥率领便衣队路过此地，冯见此情景，
毫不犹豫地挽起袖子帮助吴、朱二人推
车，在众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将车子推
出。冯玉祥推起独轮车一直往城里走去，
在吴、朱二人的再三劝阻下，冯玉祥才将
车子还给二人。两人急忙拱手作揖表示

感谢，冯将军脸上露出慈祥的笑
容，挥手而去。屈指距今已 70
余年，老人吴东海、朱老春生前
谈起此事，仿佛如昨，记忆犹新，
两位老人总是讲：冯将军艰苦朴
素、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都没

有。冯玉祥推车在郑州西郊广为流传。
将军与小贩

冯玉祥在郑期间，一次身着便衣来到
菜市街，在一个丸子汤摊前坐下，小贩见
来一位大汉赶紧热情招待。冯将军买了
一碗丸子，边吃边和小贩聊天，他问小贩
近来生意如何，小贩连连摇头。冯询问其
因，小贩见附近无公务人员，就压低声骂
起冯玉祥。原来冯玉祥治军甚为严格，不
准军政警人员上街吃喝，因此，小贩生意
萧条，门可罗雀。冯听后连连点头，吃罢
从口袋掏出一把银元给小贩。小贩非常
惊奇并且不敢接受，冯大笑道：“你的生意
不好，你就收下吧！”便起身告辞，小贩欲
追还银元，旁边两个顾客低声讲，别追了，
他就是冯总司令，你骂他，他不但不怪你，
反而又赏你这么多钱，真是“千古奇闻”！
小贩听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不住地
说：“冯总司令真是好人啊！”

这是一部从民俗相术巫文化
切入今日官场和世俗生活的小
说。故事从一次神奇的测字预言
术开始，倒叙展开：何了凡在大雪
中救下一位相术高人，学得看相秘
术，能通过人的面貌、气色、声音、
步态判知贵贱祸福。随着何氏星
相师的声名鹊起，上门求拜者络绎
不绝，生意人老洪渴望赚到人生第
一桶金，官员刘铁对明争暗斗的位

子跃跃欲试，县长夫人也希
望何了凡为儿子“看”出一
段姻缘……人们似乎相信
冥冥中真有命运的神秘主
宰，诚惶诚恐，患得患失。

刘铁为老板费尽心机谋求阳山寺
除夕头炷香，谁知“功劳”竟成“罪
证”，老板被纪委安排住进了疗养
院，刘铁一下子从省官贬为县官，
经历过仕途挫折的刘铁渐渐悟出
命运的真谛。而星相师何了凡却
不知杀身之祸正在逼近……作家
彭见明是构造悬念的高手，小说伏
笔千里，步步玄机，确是一本神秘
之书，智慧之书。

“书香”，古时指典籍，也指上辈儿有
读书人的人家。称之为“书香门第”、“书
香子弟”、“书香之家”、“世代书香”等。为
什么把“读书”称为“书香”呢？原来“书
香”源自一种放在书中的草，名叫芸香草，
这种草放在书中，能防止蠹虫咬食书籍。
晋人成公绥《芸香赋》说：芸草“美芸香之
修洁，禀阴阳之淑精”。宋人梅尧臣诗：

“请君架上添芸草，莫遣中间有蠹鱼。”都
是赞芸香草的。芸香草是多年生草本植
物，茎直立，叶子互生，羽状分裂，裂片长

圆形，花黄色，果实为蒴果。全
草有香气，夹有这种草的书籍打
开之后，清香袭人，日久不散，故
对其散发之香称之为“书香”。

芸香草也称芸草，可入药，
有驱虫、通经作用，产于我国西

部。用嘴嚼之有辛辣和麻凉的感觉。因
为古人常在书籍中放这种草，用以避蠹驱
虫，“芸”字和“书”字就结成了好朋友，所
以与“芸”字有关的词多与书籍有关，如

“芸编”、“芸帙”指书籍，读书人进士者谓
“芸人”，“芸香吏”则指校书郎。“芸签”原
为书签，后也借指图书；因书室常备有芸
草，又是藏书的地方，故称书斋为“芸窗”、“芸
扁”、“芸阁”、“芸省”、“芸台”等。“芸台”相当于
现在的档案馆。这些在古代诗文尺牍中常用
的名词，都有“书香”的含义。

冯玉祥轶事（二则）

朱永忠 卢 志

“书香”源自芸香草“书香”源自芸香草
夏 吟 《天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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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随随牛年大年初二，笔者在郑州观看
了一场斗鸡比赛，甚感愉悦。

斗鸡是中国古老的玩赏型鸡种，
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斗鸡体形高大，
魁梧强健，性情凶猛，天生好斗，不畏
强敌。两鸡相搏，酷似拳击，战法斗
技，灵活多变，腾闪击打，嘴腿并用，重
爪烈翅，针锋相对，场面激烈紧张，扣
人心弦，极富刺激性和观赏性。

一般来讲，斗鸡斗架也像人一样，
“狭路相逢勇者胜”。但也不尽然，有
时也不全靠勇敢，还要有智慧。

但见斗鸡坑中，打斗的一对公鸡
一黑一红，个头大小差不多，彼此都很
勇敢顽强。它们一会儿用铁一样的翅
膀猛击对方，一会儿一跃而起一顿啄
叨脚踢。尤其是那只红鸡，还会“打游
击”，看似处于劣势的它，围着场子跑

一圈儿又一圈儿，黑鸡在后面只顾一
个劲儿地追。可是，狡猾的红鸡冷不
防猛一回头，啄住黑鸡的头抬腿就是
一阵猛打，打完之后就跑，黑鸡在后面
继续追。如此往复，十几个回合下
来。开始被许多人看好的黑鸡，竟成
了红鸡的手下败将。

饲养斗鸡的人的目的完全在于打
斗。斗鸡的优劣要视其斗性和斗技。
而斗鸡规则各地则有异有同。以数量
较大的中原斗鸡为例，斗鸡爱好者常

说：“外观其毛色，内审其窝份。”所谓
窝份，指的是斗鸡的血缘关系。斗鸡
的选择，主要以斗性强、不屈不挠，特
别是战斗到最后筋疲力尽时仍有斗
性，并有良好遗传基因的鸡做种鸡。

斗鸡的斗技有多种类型：有高头
大啄对方者，这种鸡斗架时头昂得很
高，斗的姿势很好看。有平头平身打
法的。有跑圈打法的，这种鸡的打法
被称为“打游击”。还有全能打法的，
此种鸡的打法被称为最理想的打法。

总之，不管何种打法
的鸡，只要出腿重，亲
鸡（意狠和顽强的意
思）就是好斗鸡。斗
鸡取胜的关键在于打
腿的准、重、快。准是
指能否打到对方的头
上；重是指出腿打击
力的轻重；快是指单
位时间内起腿打击的
次数。

斗 鸡 打 得 好 不
好，除了遗传基因外，
平时的训练是至关重
要的。其训练方法可
归结为撵、溜、转、跳、
推、拉、打、抄、搓、掂、
托 、揉 、绞 、扰 等 14
种。此外，科学饲养

也不可偏废。在斗鸡的整个生长过程
中，不同时段的饲料喂养都有着严格
而又科学的规定。

斗鸡又名打鸡、咬鸡、军鸡，两雄
相遇或为争食，或为争偶相互打斗时，
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战斗到最后一
息。据传斗鸡游戏起源于亚洲，中国
是世界上驯养斗鸡的古老国家之一。
中国斗鸡按其地理分布可分为中原斗
鸡，包括河南斗鸡、皖北斗鸡和鲁西斗
鸡，产区位于广大的中原黄河冲积平
原一带，目前社会存量不多的吐鲁番
斗鸡，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
鲁番、鄯善和托克逊一带；西双版纳斗
鸡，产区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橄榄坝一带。印度的娱乐斗鸡也有悠
久历史。斗鸡游戏大约在公元前 5世
纪传入欧洲。

《史记》和《汉书》中多处记载有关
“斗鸡”之事。公元前770年，春秋战国
时期的鲁季平子与邻昭伯以斗鸡而得
罪于鲁昭公，竟互相打起架来。山东

《成武县志》记载：“斗鸡台在文亭山
后。齐桓公以宋背北杏之会，曾搂诸
侯伐宋，单伯会之，取成于宋北境时，
斗鸡其上。”可见当时奴隶主玩斗鸡已
颇盛行。魏曹时代，魏明帝于太和年
间，在邮都(今河北省魏县)筑起了斗鸡
台，赵王石虎玩斗鸡于此，曾有“斗鸡
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的诗句。唐代文
学家陈鸿《东城父老传》记有：“玄宗在
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
治鸡坊于两宫间，家长安雄鸡，金毫、
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放鸡坊。”可
见当时斗鸡游戏之盛。

由此可见，中国斗鸡及其斗鸡文
化是何等的源远流长。

绿城观斗鸡
刘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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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散

正是一场雨后，我回到了故乡，四
处荡漾着清爽的湿润，我听到了青蛙
愉快的鸣唱。望着窗外的月光，我想
起了少年的我在村头的芦苇丛里捉野
鸭子的情景。那时，我喜欢在绵绵细
雨里钻进浓密的芦苇丛里，不顾浑身
淋得湿透，痴迷地找寻着野鸭子的踪
迹，缠绵的雨声在耳边响着。远处，传
来了母亲焦急的声音。我想起了屋檐
下的叫声，想起了每一条乡间的小径，
每一扇陈旧的门窗，每一把没有色彩
的凳子，每一双熟悉的眼睛。这些朴
素的事物闪烁着柔润的光泽，依稀都
化作了我生命中的一点点痕迹。

昔日小村的一切记忆，随着一个
少年的身影重新回来了。夕阳西下，
原野里一片静谧，洒满了落日余晖的
山野，还有下地劳作的男人和女人，走
过平坦而碧绿的田垄，穿过那条清浅
的小河，幸福地回家。斑斓的夕阳落
在一张张朴素的脸上，安详而温柔。
每当这个时候，少年的我总是喜欢走
在邻家姐姐的身边，望望她青春美丽
的笑脸，然后默默地微笑着走路，我的
脚步无比轻盈。抬头看看眼前，越来
越近的是飘荡着袅袅炊烟的村子，是

错落有致的陈旧的房屋，一缕缕家园
的温馨和饭菜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在
空气里悠悠荡漾。一边走，我会听到
邻家姐姐哼唱起了婉转的小调，那是
一种生动的声音。那一切让我感受到
了活着的幸福。其实，幸福是一种只
有用心灵才能感受到的灵魂的触动，
很难用语言描述。

到邻村上小学的时候，遇到下雨
天，我常常打着家里那把褐色的旧的
油布伞，在泥泞的小路上穿行，少年的
脚步不知深浅地踩下去，一串串潮湿
的声音会传出很远。小学校的大门也
是陈旧的，被风雨侵蚀得已经一片斑
驳了，却依然屹立着。那时的雨似乎
总是下个不停，下午放学后，雨依然淅
淅沥沥。急匆匆跑到村子里，看到大
街上的门在阴暗的雨天里或紧闭，或
敞开，或虚掩，放学的孩子们纷纷跑进
门里，那里才是温暖的地方，能够把冷
冷的雨隔离开来。夜色在雨天里似乎
来得很早，灯火早早地就亮起来了，使
雨天的夜色多了不少的暖色和柔美。
走到家门前，我喜欢停下脚步，站在那
里看着一点点明亮的灯光出神。夜色
和雨水弥散出的凉意包围着我，家里

的灯光飘散出一片柔和的橘红，似乎
在朝我招手。我想起了古老而浪漫的
传说，想起了传说里那些重情重义的
女子。在冷意袭人的日子里，如果有
一个女子，为我打开一扇门，一身的温
柔，目光温婉地走近我，我不知道自己
该会多么幸福。雨声依然清越，夜色
越来越浓，我在门前站立着，良久，才
默默推开了虚掩的门，回去。

我家的庭院始终保持着古老的模
样，简朴的门楼，红漆的门，是双扇
的。走进院子里，一眼就能看到屋檐
下挂着的成串的红辣椒或金黄的玉米
棒。院子里的墙角边，放着一块石头
和一口旧水缸，细雨绵绵的日子里，雨
水打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悠长悠
长地回荡着，像是有人在弹奏寻觅知
音的琴声，有着一种寂寞的味道。院
子里有树，茂密的枝叶遮蔽着，人走进
去，才发现这里显得很低沉，仿佛走进
了沧桑的旧时光里，感觉到的是沉重
和浓厚的格调。

这世上总有一种感情能让人魂牵
梦萦，比如爱情，比如乡情。当长大的
我从外面风尘仆仆地走来，重新投入
到故乡的怀抱，我忽然发现，许多旧房
子已经不见了，许多新房子已经取代
了旧房子，巍然矗立起来了。旧的房
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应该倒掉。但
是，记忆却是永远的。小时候，我们在
路边的水沟里玩耍，会摸到一些破碎
的带着图案的旧砖头，它们都是故乡
的记忆。那时，我会看着那些破碎的
砖头上的图案发呆，少年的心田里竟

然一片苍茫。我会在村外的小河边坐
上一个下午，我不知道那些图案是怎
样雕刻出来的，又是怎么落到水沟里
的，我也不知道水沟已经存在了多少
年，更不知道我的故乡有了多少年的
历史。我在时光里迷失了。我总在
想，人生活着，面前有无数条的路，但
是，一个人却只能选择一条路。一个
人不断地走路，越走，路越远。直到有
一天，一个人告别了这个世界，消失
了，路依然延伸着，很远。那时，人也
变成了路。

离开故乡后，我在异乡生活，我尽
力去寻找和故乡最相似的地方，安顿
自己的身心。可是，有时候我不知道
我应该选择哪个地方落脚，除了故乡，
我似乎永远都找不到和心灵最贴近的
地方。我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寻
找本身已经是一种贴近了。我到过许
多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事物
让我感到可爱，有的婉约，有的豪放，
有的柔和，有的典雅。我知道，我寻找
的并不是安身的地方，而是渴望拥有
一个心灵栖息的港湾，心灵栖息的港
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心灵栖息的
意义比身体的栖息更有意义。但是，
孩子长大了，不能总守着家，于是，就
会离开故乡，于是，故乡就会成为一种
记忆。

在一片静谧里，我看着黄昏来来去
去，看着时间悄悄走远，心绪默默飘
动，我的故乡在时光深处闪烁着柔润
的光泽，时刻吸引着我。

时光里的故乡
王吴军


